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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“三个乐理”观 -4

——最后说“实践乐理”

舒泽池

最后说“实践乐理”。

教师的水平体现在哪里？是能够写书出题把学生考倒考糊，还是

能够带领学生走出“乐理小路”、把他们带到轻松有趣的坦道通途上？

我看各位的答案并不一致。

依照我几十年的体验和认识，乐理来源于音乐实践，又返回于音

乐实践。我们应该追求什么？更轻松的学习，更广泛的传播，更有效

的应用，这应该是我们研究乐理的唯一目标和用途。

让学生答不出来为目标，还是让学生答得出来为目标？努力钻研

高精尖难的题目，琢磨怎样把学生考倒的本事，还搞大奖赛，究竟是

为了啥？

你可以把乐理当作“敲门砖”，你又不能仅仅把乐理当作是敲门

砖，它必然会贯串你的音乐人生。在你一生整个的音乐生活中，乐理

观念、乐理能力必然无时不在，影响你的全部事业。用比喻的话说，

相当于音乐世界的“世界观”，相当于音乐人生的“体质”，你在音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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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成就和局限，实际上都受它的制约，你可以没有意识到，但是事

实上是存在的。

面对音乐，必然要先了解音乐的特点（我把它们归纳为四点：听

觉艺术，时间艺术，表演艺术，情感艺术），这正是我国几乎所有的

教科书都缺失的。如果拒绝了解，只能是妨碍了自己的进步，吃亏的

只是自己。

许多乐理教程，都是按照学科体系编排，作者竭力在里面展现出

自己的学术水平，这种体系在学术上或有道理，但是照此进行教学却

是相当不可取的。如果赞同乐理教科书中不仅有学术，还要考虑学生，

考虑怎样学得好、学得快、记得牢、用得上，就不能不考虑内容的取

舍、次序的安排和学习的方法、思路，就不应该只求按照乐理教科书

的体系和顺序。

斗胆问一句：那些琢磨着怎样出难题、怪题的老师，那些能够解

难题、怪题的学生，就一定懂音乐了吗？就一定会音乐了吗？恐怕未

必。

乐理学习中的死记硬背现象十分普遍。近六十年前有一个著名的

“世纪之问”：“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？”这个问题放在乐理上，我看

是因为不少教师自己就没有真正搞懂，没有明白“系统乐理”是讲系

统的，不是一个一个“知识点”（可以多达 600 个）的罗列，更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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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一个音的堆砌。就如中国的“五言绝句”，短短 20 个字不是随意

拼接，而是经历了“字-词-句-篇”多个层次组织而成的一个系统。

零散的、孤立的“音”绝不是“音乐”。关键就在这里。

所以，我和我的学生在乐理学习中，在学习了调号以后，就充分

发挥“调号工具”的神奇作用，什么白键、黑键、音程、和弦、调式、

和声啊等等，都往调号里装，用“调号思维”来解决问题。例如在民

族调式的学习中，一句“寻找宫音”就是所有解题的“芝麻开门”秘

诀。其实在西方大小调式和中古调式中，“寻找❶音”的意思也是一

样的。先把没有升降号的白键系统搞熟、弄通，然后，再充分发挥“搬

家公司”的作用，乐理的学习和解题，就变得那么明朗通畅，而不再

是晦涩艰难了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从教学过程中“悟”出了一个“知-懂-会-熟-

用”的“公式”，叫板传统的“60 分及格”，强调关键知识和技能必

须要“熟”，尤其是因为音乐是时间艺术，是容不得你“想一想”的，

因此“不熟=不会”。而所谓“熟”，就是“三七二十一”，不须思索、

不须推理，成为习惯，成为本能——音乐的本能。

我的实践中并没有改变乐理，但是在教学观念和体系上有重大革

新，基本上不按照教科书体系（包括我自己写的教科书），以更加符

合教育规律，收到的效果是显著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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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国演义》中诸葛亮评价东吴众多知识分子：“笔下虽有千言，

胸中实无一策。”“笔下虽有千言”是“知”，“胸中实无一策”是“行”。

连赵本山都会说“不看广告看疗效”，可见王阳明关于“知行合一”

的论述，早已深入中国人的人心。音乐理论的文字无论读起来多么高

深，终究是第二位的。

凡事都有“知”和“行”两个方面。谁都不敢否认音乐是声音艺

术——因此，音乐是听觉艺术，是耳朵艺术，音乐是让人听的，只有

听得见的才是音乐。从根本上说，音乐是“行”而不是“知”，音乐

的“行”是第一位的，是“原本性”的，是先于“知”、优于“知”

而且从不依附于“知”的。没有音乐的“行”，哪来音乐的“知”？

古话说：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。没有“让人听”的音乐，哪来的“让

人读”的音乐理论，以及“让人看”的音乐教育？如果要颠倒过来，

如果要对立起来，不仅王阳明不答应而且恩格斯也会骂他“以头立地”。

“调性乐理”的核心，就是调式，不是在理论上论述，而是在实

践中体现，我提出三个“一”：一听便知，一唱（奏）就准（钢琴除

外），一写就对。概括地说，就叫做音乐的“调式感”。这是不可能仅

靠读书（特别是读外国书）而建立的。我认为“音乐本体能力”的核

心就在于此。否则，理论上再高明、再艰涩，不会听、不会唱、不会

奏、不会作，还是白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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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是我提出“实践乐理”的本心。

（写于 2022 年 10 月，修改于 2023 年 7 月）


